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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女性策略遮蔽下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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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白鹿原》史诗性不足为人所诟，究其原因，主要是影片女性叙事策略的采

用，遮蔽了厚重的历史叙事的内质，使电影的史诗风格和史诗氛围有所缺失。 影片把田小娥和

男人们的情感发展作为故事的主线，使情欲和本能成为了影片主题，女性镜像体系掩盖了土地

和农民的关系、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叙事。 这种女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导演的创作观念和

风格倾向，存在着必然联系。 同时，也使《白鹿原》现在时态的电影文本，呈现出史诗性缺失的

必然肌理。
关键词：女性镜像；单线叙事；历史叙事；情欲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９８（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９７⁃０５

　 　 １９９２ 年底，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在《当代》
第 ６ 期刊出，立刻引起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关注。
１９９７ 年，该小说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

四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峰。
２０ 年后，１５６ 分钟电影版《白鹿原》千呼万唤始出

来，因小说的缘故，成为令人瞩目的电影文本。
通过电影的独特影像语言来实现史诗巨作《白

鹿原》在银幕上的再现，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之所

以说它艰巨，不仅是因为原著中陕西秦地一个山村

两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和历史变迁，在电影有限时

空内表现的局促和有限性，更重要的是由于原著小

说的“政治倾向性”问题，致使电影在立项、拍摄、审
查等重重难关下，整整煎熬了 １２ 年。

影片的改编和创作，电影叙事策略是首要问

题，这里的叙事既指历史叙事，即被叙述的历史是

如何出现在电影中；也指电影叙事， 也就是电影如

何调用艺术和技术手段来讲述故事。
显而易见，在众说纷纭中上映的电影 《白鹿

原》，其史诗叙事与小说原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史
诗氛围和史诗风格有所缺失，电影相对于小说原

著，轻飘有余，厚重不足，失去了原著的精髓。
探究这种史诗性不足的原因，我们认为最重要

的因素是电影《白鹿原》所选择的女性叙事策略。
以女性策略来推进情节叙事和组织影像结构，

容易深入人物情感和命运抗争，制造核心戏剧冲

突，在增加可视性的同时，也易偏离原著历史叙事

的轨道，让历史和民族的生死契阔隐居女性情感之

后，变得踪迹不明，模糊难寻。
影片女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和王全安的导演风

格及美学倾向有关。 王全安注重戏剧性情节，擅长

深入人物（主要是女性人物）的情感和命运，使《白
鹿原》现在时态的电影文本，史诗性缺失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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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

一、主题———情欲和本能动机替代了土

地和历史关系
《白鹿原》的主题是农民与土地以及民族命运

的关系，对于长达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没有比

这更永恒的主题了。 但是在电影《白鹿原》中，把波

澜壮阔的历史长卷，缩减成了两性之间的爱恨情

仇。 家族斗争、时代纷争的半世纪风云，都成为了

男人和女人之间情欲动机和情欲表现的背景。
显然，电影《白鹿原》主题，并没有立足于土地

与民族命运，而是选择了情欲，按导演王全安的原

话，是选择了“爱情”。
王全安在采访中提及《白鹿原》的主题，“小说

描写的农民生活很翔实，其中一些历史观在八九十

年代看是有其前瞻性的，我反复思考确定了‘繁衍’
这样一个主题，作为一部时光跨度几十年的史诗，
它经历那么多的更替，什么东西是一直恒定不变

的？ 不管什么年代，不管你要做什么，总得要有人

继续往下弄……而这个繁衍到了故事里面就是爱

情，最本质的就是这方面。 其他所涉及的各种争

斗，涉猎的东西也还是小。” ［１］

在该片创作中，王全安努力践行“爱情”主题的

表现。 影片前半部分，围绕着进祠堂这一意味着田

小娥和黑娃的“爱情”圆满的最终归宿展开剧情；田
小娥在黑娃外逃之后迫于生计和寂寞周旋于几个

男人之间，则成为后半部分的戏眼。
电影《白鹿原》中，田小娥和黑娃之间的情感是

否算为爱情，还可进一步探讨。 小娥选择黑娃，是
因为黑娃是割麦冠军，这意味着黑娃比其他男人更

具有身体的优势：健硕、有力、年轻，而小娥的丈夫

性无能造成小娥长久的性饥渴，黑娃对性懵懂初

开，初涉情欲自然如泄洪之水滔滔不绝。 从故事叙

事动机来看，这种情欲的本能比爱情更有力量，“食
色，性也”。 影片中，“食”和“色”是剧情推动的两大

动力。 欲望和处境，比意识形态更接近人的本性，
人物的行动皆是出于个人欲望，和面对处境变化的

反应，因而显得更真实可信。
第一个本能是“食”，片中很多情节都是在为食

而战。 收割麦子、上缴皇粮、强征粮食、暴力抗征、
怒烧麦田……而电影中多次出现土地和麦子的镜

像，大片麦田金黄，风吹麦浪滚滚，对“食”的欲望动

机不断进行强调和渲染。
第二个本能是“色”，电影把小说人物大量精简

和压缩，让漂亮女人田小娥成为主角，让“色”成为

电影的原动力。 女人的性别修辞无论是对家庭秩

序，还是社会秩序都是一种威胁，它能唤起男人的

本能：竞争、进取甚至兽性，同时也是情节逆转或者

人物命运颠覆的一个节点。 田小娥跟黑娃之间的

爱情，抑或说是性本能；田小娥跟鹿子霖，则是用性

来寻求安全保护；田小娥跟孝文，是混杂了报复、怜
悯、爱、食物于一体的暧昧和奇特的男女关系。 田

小娥的每一段男女关系都是不伦之欲，具有对传统

道德的颠覆性。 电影中的这几个男人，因田小娥，
纷纷为色而战，铤而走险，是男性本能力量的一种

发泄与释放。
这种本能性质“情欲”主题，置换了原著中磅礴

的历史承载和民族命运的精髓，把两性间的爱恨情

仇扎根于“食”的生存磨难与“色”的情欲斗争中。
王全安选择“爱情—情欲—本能”的主题迁延，也许

是对商业电影市场规则的一种妥协，相对于商业电

影的市场规则来说，“爱情”远比“土地、民族、命运”
更为招摇和炫目。

小说《白鹿原》自始至终的关键话语是农民的

土地与命运，改编后的电影文本，如果出于商业炒

作的目的而更多地关注情色、欲望、本能，对于理解

原著《白鹿原》这部文化作品，实有庸俗化之嫌。

二、叙事主线———人物情感的单线叙事

覆盖了多线索历史事件
对《白鹿原》这部题材庞大主题多元的小说而

言，改编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原著中以白家和鹿家两个家族五十年的你争

我斗和风风雨雨作为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平行、
相交，形成了复杂的网状叙事结构，电影显然不能

把原著中的内容和线索都包含进去，因此删繁就简

成为了电影改编中的首要工作。
原著的主线始终围绕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白鹿原》１５６ 分钟的电影终极版，把整个故事的结

构和组合放在了田小娥这个中心人物上，围绕田小

娥展开她和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等人的情欲纠葛

关系成为了电影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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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原著中，田小娥的故事仅仅是一条暗线。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６ 日，由中国作协文艺报社与西

部电影集团主办的电影《白鹿原》“创作高层专家论

证会”上，就故事叙述主线的问题，评论家康建民就

提出“田小娥只能作为一条暗线，还应有明线，那
就是 描 写 更 加 波 澜 壮 阔、 色 彩 斑 斓 的 历 史 生

活”。［２］

电影《白鹿原》既然着力打造“史诗性影片”，为
何采用女主人公和多个男人的情感史作为唯一的

叙事主线？ 我们可以从王全安的导演风格和创作

道路上来进行探寻。
１９９９ 年，王全安的处女作《月蚀》，表现出一种

对叙述技巧和影像风格大胆探索和追求的勇气，但
他很快意识到《月蚀》并不适合“国内主流市场”；随
后王全安在其第二部作品《惊蛰》中，开始了对经典

叙事结构的尝试。 《惊蛰》展示出对故事讲述方式

的注重，这给他执导电影《白鹿原》带来了机会，“芦
苇找我做导演，是看了我的《惊蛰》，觉得我还是个

有基础的导演，他觉得背后的结构和布局是有活儿

在里面” ［３］。 ２００２ 年，西影厂开始筹备《白鹿原》，
委任芦苇作为编剧，因《惊蛰》的缘故，芦苇于 ２００４
年举荐王全安做电影《白鹿原》的导演。

对戏剧化叙事的追求，成为了王全安鲜明的导

演风格特点，即便投资巨大的《白鹿原》在筹拍陷入

困境时，王全安于 ２００５ 年，抽身所拍的第三部影片

《图雅的婚事》，同样也保留了这种戏剧性元素和叙

事方法的回归。 《图雅的婚事》几乎是绝对意义上

传统的单线叙事方式，以时间顺序交代故事的开始

经过和结尾，以内蒙牧民图雅的家庭事件作为贯穿

故事始终的主线。 “故事的焦点始终在于关注主人

公的命运际合，影像质朴，剪辑传统。” ［４］

对于自己的作品选择，“最同意黑泽明死前对

电影的界定。 他说，电影第一要有趣，第二要好

懂。” ［５］因此，王全安“注重用情节剧的方式来完成

有效叙事”，“进而做到了逼真现实的影像跟强烈的

戏剧性的有机融合”。［６］ 正是这种注重戏剧性情节

的叙事风格，影响了他对《白鹿原》的主题确定和主

线选择。 “更多的人需要的是情节剧，能让最广大

观众接受的电影也就是情节剧和情节叙事……《白
鹿原》是个情节剧。” ［７］

“我一般还是喜欢有戏剧味的东西，在我的片

子里面，贯穿的一般都是戏剧叙事。” ［８］这种偏好决

定了他关注人物的情感和命运胜过于历史事件，王
全安在接受《东方早报》的采访中说，“以我对影像

的了解，我会有所取舍，选择更适合电影表达的部

分。 简单地说，就跟人的情感有关系……你能在人

物命运起伏跌宕中看到历史变迁。”
因此在电影《白鹿原》中，我们看到作为核心人

物的田小娥是一个始终在场的存在，以田小娥和多

个男人关系作为主线展开情节，同时也以她为中心

删减了原著中的许多重要情节和重要人物。
王全安也承认 《白鹿原》 “是一部大戏，是史

诗”，［９］但是电影的精神指向上，缺乏史诗电影的气

魄与胸怀。 叙事主线未选择多主线并进的史诗叙

事，采用了单线叙事，土地史诗与时代变迁成为了

一种空洞的背景，相反，主人公田小娥情感纠葛和

命运在影片中处于完整而突出的地位。
导演对单一叙事主线的选择，是否也可以理解

为，其自身对驾驭历史题材无力斡旋的一种回避与

退让？
“《白鹿原》是一部正剧、悲剧，而王全安擅长纪

实类的，”“王全安的长处在于能胜任纪实类型的电

影表现手法，但不适合拍 《白鹿原》 这类正剧悲

剧……他拍不了正剧悲剧这类宏大题材，但拍纪实

类的小题材生活片确有长处”。①

电影《白鹿原》，把田小娥和以田小娥为中心的

人物命运放入大跨度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把人

物的动机（进入祠堂与生存下去）作为剧情的因果

关系，人物的欲望（奔腾的情欲和生存的食欲）作为

命运的契机，表现人物与命运的抗争、理想与现实

的矛盾冲突。
王全安对戏剧性元素的喜好，对情节剧的定

位，对单一线性叙事的选择和对人物情感命运的关

注，构成了电影《白鹿原》的故事性风格强烈，而史

诗性气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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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东方早报》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许荻晔采访芦苇的报道《以电影人的现状，还是不要碰〈白鹿原〉吧》中，芦苇谈及自

己对《白鹿原》的看法和观念，做出此评价和看法。



三、人物塑造———女性镜像遮蔽了宏阔

的历史叙事
《白鹿原》没有强调电影语言技巧的创新，也没

有追赶现代电影潮流，而是聚焦于“人的戏剧”，叙
事沉稳朴实。

原著中涉及的人物众多，电影要对人物删繁就

简，对于原著人物大刀阔斧的革新是烙印“王全安

作品”的第一步。 原著中朱先生、鹿兆海、白灵是作

品的“白鹿精魂”，而朱先生和百灵更是展现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象征和历史，是少有的有生活原型的人

物，但是在电影中主要人物朱先生和白灵都被删

去，而田小娥是唯一完整交代了来历、成长、内心命

运和结局的人，其他人物则显得克制且流于表象。
因此，田小娥成为了整部电影的“戏眼”。

对于为何选择田小娥作为统领全篇的主要人

物形象，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导演创作观念中对女性话题和女性命运

的关注

《白鹿原》秉承了导演一贯关注女性生存的创

作观念，可以从王全安的作品进行佐证。
在《白鹿原》之前，王全安还执导了 ５ 部影片，

１９９９ 年《月蚀》、２００３ 年《惊蛰》、２００６ 年《图雅的婚

事》、２００８ 年《纺织姑娘》、２００９ 年《团圆》，“无论从

哪个角度和层面讨论王全安的电影，都有一个无法

绕过去的话题，即女性”，［１０］十年间王全安所拍摄的

五部电影，无不显示了对女性的关注，对这些普通

女性通过镜头的放大和探寻，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

女性生存和女性困境等共通的情感。
《月蚀》中即将结婚的女青年雅男、《惊蛰》中普

通农村女性关二妹、《图雅的婚事》中嫁夫养夫的图

雅、《纺织姑娘》中身患绝症而去世的李丽、《团圆》
中放弃爱情的乔玉娥，“两性之间的这种矛盾一直

是迄今为止王全安电影中不变的主题，同时也是其

电影在思想上的亮点和影片品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 ［１１］

由此可见，王全安对女性话题的关注和鲜明的

倾向性，为电影的角色选择做了界定。 这也注定了

作为影片戏眼的女性角色，是电影《白鹿原》的一种

必然选择。
（二）导演叙事风格倾向于女性叙事策略的

选择

作为恢弘壮阔的一部史诗作品，电影《白鹿原》
的改编，选择了女性叙事策略。 对于导演王全安来

说，这无疑是一种最安全的着陆方式。 既和导演自

我认知的叙事风格相契合，又和电影商业市场选择

相呼应。
为了体现电影叙事走向上的话语权，关注女性

话题的导演王全安，对剧本创作也有直接参与的兴

趣（包括《白鹿原》在内）。 《月蚀》 《惊蛰》 《纺织姑

娘》都是王全安独立编剧，《图雅的婚事》编剧是芦

苇 ／王全安，《团圆》编剧王全安 ／金娜，《白鹿原》编
剧王全安 ／陈忠实①。

在王全安的电影世界里，“男性的世界往往有

一种理性的色彩，女性和命运的关系可能更近，通
过女人往往可以更容易地切入到问题的实质” ［１２］。
《白鹿原》的叙事策略就是“以人带史”，更确切说，
是一部“女人生存与情感历史”的影片。

影片的前半段，由黑娃的出逃激化了两个家族

的矛盾，而黑娃出逃事件的导火索直接和田小娥相

关。 前半部分，田小娥是重要角色，白鹿原的故事

也在这个主线之下铺陈开来，但剧情越往后，田小

娥的故事越见突出，而其他角色则黯淡平淡。 女性

形象，或者说田小娥形象，成为了影片叙事的第一

要素。
“对女性性格与命运的铺陈与展示，构成了王

全安电影的基本叙事主题，也构成其主体叙事形

态。” ［１３］选择女性叙事策略，于王全安作品来说，是
一种意料中的选择，不过就电影《白鹿原》来看，这
种女性叙事策略实在是无力支撑起白鹿原半个世

纪以来的腥风血雨。 因此，影片叙事乏力，阴柔细

腻有余，阳刚大气不足。
（三）导演和丈夫双重身份使女主角定位缺乏

理性布局

主要演员和角色是否适合，导演和主演是否默

契，决定了一部影片的成败。 如同伯乐之于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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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白鹿原》最早委任的编剧芦苇，曾经为电影《白鹿原》写过 ６ 稿剧本，２２０ 分钟电影版剧本出现了芦苇剧本中的

２４ 个情节，但芦苇以电影偏离了自己的精神指向，而拒绝电影中编剧的署名。



马，譬如贾樟柯和赵涛、顾长卫和张静初，王全安和

余男。 尚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的余男，被王全安选

中在其处女作《月蚀》中担任女主角，之后，先后担

任了王全安 ４ 部电影中的女主角，并凭借《图雅的

婚事》在柏林摘得金熊奖。
而在王全安的《白鹿原》中，由张雨绮扮演的田

小娥成为剧中核心人物和重要角色，那些具有白鹿

原精神符号的白鹿原的老老少少，甚至白嘉轩，都
成为田小娥故事的背景。 这种选择，是出于剧中角

色定位的现实需要，还是导演个人的审美偏好？ 王

全安和张雨绮因电影《白鹿原》而结缘，并随后迅速

闪婚，因此二人的夫妻关系也就成为了影片研究中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王全安说：“张雨绮的性感是与生俱来，也十分

天然独特，这种东西也演不出来，她面临的最大挑

战不是性感，而是能不能成为一个地道的陕西农

民。”张雨绮有着高耸的希腊式鼻子，欧式的脸，她
的气质缺乏原始的带有土味的野性。 由她扮演田小

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即便是她站在破窑洞门口

勾引男人的时候，都带着一丝格格不入的“精致”。
虽然张雨绮有意识克制自己气质上的妖娆和

洋气，但是导演与丈夫身份合二为一的王全安，却
没有控制住对田小娥戏里戏外的偏爱，这种处于热

恋期并决意娶回家的偏爱，导致导演在影片角色布

局中缺乏理性权衡，影片“一女独秀、众男失色”，原
著史诗性精髓被破坏，引起观影者的质疑。

综上所述，影片《白鹿原》采用女性叙事策略，
女性个体的情感发展作为故事的主线，情欲和本能

成为了影片主题，女性镜像体系掩盖了历史和民族

命运的历史叙事，使电影的史诗风格和史诗氛围有

所缺失。 这种女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导演的创作

观念、叙事风格、审美倾向，存在着可研究梳理的必

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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